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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然是良药，却也不能
包治百病。

从难解的伤痛走出来很久之
后，令漆小琪再次感到锥心之痛
的，不过是缘于道听途说的一句
话。酒桌上，有人无意地提到，
那个谁，醉驾被双开了。另一个
接茬，活该，也不看他找了个什
么女人。

小琪瞬间就恍惚了，他找了
个什么女人，找了个什么女人，
什么女人，女人……

那句话像话外音，又像回
音壁似地迂回着，盘桓在小琪
心里。她恍惚到不打招呼就离
了座。

进洗手间，拨那串刻在脑
子 里 的 号 码 。 又 飞 快 地 捺
断。再拨，再捺。她深谙了的
把戏，多年前就习惯了这样，
只要他们一有争执，她就如此
挣扎，起念是质问与说理，但
又明白他们 之 间 是 说 不 清 理
的 。 问 也 无 益 。 于 是 心 里 憋
满了委屈。

最终，手一滑，电话还是拨
通了。

无人接听。
她抬头看镜子。她的脸绯

红的，酒精的作用并不大于心
理的反应。她还是和七年前一
样，会为他脸红。她有点恼自
己，他也配？！可是，爱情从来
都不讲道理，不像婚姻，还能
去计较个门当户对。爱情不论
别的，唯一的理由就是爱。一
爱，就败了，谁爱的多，谁死
得难看，谁爱得死去活来谁活
该生不如死——如果那是一场
无望的爱情。

遗憾的是，她直到最后那一
刻才明白自己深陷其中的爱情是
一场被人取笑的游戏。

揭露真相的，是那个“女
人”。

七年前，她在他们新装修的
房子里看着装修工人撤场，电话

响。新房子里他已经装了电话，
他那时刚注册一家公司，注册地
就是这新房，公司联系电话就是
新装的固定电话。她听到电话铃
声的那一瞬，还发了愣，铃声太
突兀。却不曾想，电话的内容比
铃声更突兀。

“女人”说，他们已经在一
起半年了。小琪突然傻了，她抓
着电话，却听不明白，“在一
起”在什么意思。“他现在还睡
在我床上，等着，我发照片给你
看看……”

漆 小 琪 望 着 镜 子 里 的 自
己，眼睛黑漆漆的，像很深很
深的潭，多少往事都沉得进去
似的。心却不受控制地抽搐、
钝痛。七年了，她逃离了七年
才敢回来，却在这个旁人的婚
礼上，被一则关于他的消息激
到内心崩塌。

手机响了起来，很突兀。
小琪打开水龙头，把手机淋在
水流里。在水流的伴奏下，那

《梦中的婚礼》的铃声显得格外
动人。

如果没有那个“女人”，七
年前的今天，就是小琪和他的婚
礼。而他一直都说，其实并不
干那女人何事，七年过去了，
女人也不过是女人，并没有成
为他的妻。关于他的事，小琪
即便远离了也能知晓。但又有
什么意义呢？

能让人为没有意义的事伤心
的，就只有爱吧？

小琪关掉水龙头，推开一
扇厕门，把水淋淋的手机丢进
蹲坑，狠狠地按下冲水键。如
果往事能一冲而尽该多好。谁
说的时间能冲淡一切，那真是
扯淡。时间能冲淡的是原本就
淡 的 ， 那 些 镌 刻 在 心 里 的 东
西，只会越冲纹络越清晰。时
间的冲刷，只会涤去浮尘，令
纤毫毕现，那是曾经刀刀见血
刻出的伤痕啊。

七年之痛
黄丹丹

皖省西南，大别山群峰叠翠堆
蓝，高可摩云，千沟万壑，泉水细
流汇聚成河，小河汇成大河，朝向
东南，奔腾不息，终汇成皖水、潜
水这样的大河。在桐城西乡，终汇
成练潭河、挂车河两条巨溪水道，
达海通江。沿河两岸分布的山体，
多人合抱粗的大树古木，蓊蓊郁
郁，满山树木几乎遮蔽了整个山
体，淹没在了绿海之中。由于泥沙
流失少，无污染，“水皆缥碧，千丈
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
甚箭，猛浪若奔。”流经圩区之后，
水流复平缓，略显混浊，有出山泉
水的味道。

桐城以前的县域西南部分，为
桐城县的西乡，叫日就乡，方七十
里之地，人口达二十万余。西乡有
大大小小的集镇不少于数十处，西
乡的大小集镇中间，除却顶西北角
上处于大别山中的唐家湾外，皆依
菜子大湖、练潭大河水系、挂车大
河水系水运航道，伴着低矮的丘陵
山岗而建，有水旱码头，这些大小
集镇中知名的有青草塥、陶冲、晓
棚、挂车河、老梅树、新安渡、黄
马河、干沙河、双港铺、金家岭、
香铺、金神墩、练潭。

西乡西南角上和东南角上，分
别有西乡最大的两个镇子。

西南一隅，即为桐、怀、潜三
县交汇，三县共有共管的集镇青草
塥，由桐、怀、潜三县分割,中街和
横街属于桐城,东街属于怀宁,西北临
街一带属于潜山。三县居民同处一
镇，各自也心高气傲。一年，派归
怀宁集贤岭之上的集贤路上，怀宁
文人过年时写了对联贴在岭口门头
上，“岭上梅花初放蕊”。桐城人即
写上“塥口青草已重生”对联，贴
水西门城楼上。

青草塥因市面繁荣，有“小上
海”“小安庆”之称。

练潭镇在临水的最东南一隅，
名 列 桐 城 县 旧 有 的 枞 、 汤 、 孔 、
练四大镇之一。练潭在西乡集镇
中 规 模 最 巨 。 据 说 因 明 代 思 想
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王伯
安 ， 也 就 是 那 位 著 名 的 阳 明 先
生，曾在练潭这块地方，作过一
首五言古诗 《练潭馆》，其中有一
句 为 “ 远 山 出 孤 月 ， 寒 潭 尽 于
练”，练潭因此而得名。安庆城曾
为皖省省城，号称皖省首府首县
的怀宁县，与桐城县交界处的练
潭河是菜子湖的主干流水系，上
汇潜、岳、英、怀诸县之水，在
桐 城 本 县 上 通 青 草 隔 、 三 河 湾 ，
下通柏子湖，与本地区主水系皖
河 相 连 通 。 就 主 要 大 宗 货 物 而
言 ， 高 河 的 大 米 、 潜 山 的 木 材 、
来榜的蚕丝、官庄的纸张等战略
物 资 通 过 廉 价 的 水 运 能 汇 集 于
此，并能通江达海。这是单指本
地的出口货方面，自上、下江泊
来 的 入 口 货 同 样 多 得 不 胜 枚 举 ，
令人眼花缭乱。

在西乡东北角上的一个镇子，
名为金神墩，因也紧傍菜子大湖，
建有水陆码头，吞吐西乡和北乡的

人员百货物资，同样不可小觑。
练潭镇西行十三华里，隔一支

状若屏风的山岭 （这支山岭古时
似乎即叫玉屏山的）。山岭名为大
横 山 ， 翻 过 这 支 山 岭 ， 西 行 不
远，必同样有一个古老镇子，必
同样是濒河临湖，镇子南北皆可
行船，因名双港铺，镇子南侧有
一 巨 大 土 墩 台 ， 状 若 一 天 然 城
堡，不在平地上，矗立地面上十
数 丈 高 ， 有 阔 阔 的 护 城 河 围 抱 ，
古名梵天城，同样旧隶西乡。地方
虽不大，区区三两百亩大，却也人
文荟萃。历朝历代为军事要冲，饱
受战火，实为西乡先贤撰杖讲学之
所。四五百年前明代嘉靖朝，地方
坤士集议所建的文昌阁。你此时假
若恰来这梵天城里，并且乐意往各
处去逛逛，还朗然入目，如今直
矗于校园正中央，那三进宫殿式
的木楼青砖墙壁上，嵌进去的许
多 名 流 和 高 僧 大 德 的 手 迹 碑 刻 ，
也足可观摩。其实这块地方的过
往历史，现在在史书上面可查找
到的记载，为明弘治朝即办有社
学。历经社学、书院、直到新学
的洋学堂的创办，开西乡新学新
河，为桐城县西乡新学之源，一
直为书香浸染，儒风犹存，弦歌
不绝，倘若有人细细思量，不能
不为之啧啧称奇。

必须重申的一点是：在皖省内
外和桐城本县，素有贤人、好人之
称的阮强，人称仲勉先生，虽旧学
出身，但倾心新学，于清光绪三十
二年 （1906） 正月，于此地废书院
创办洋学堂，令此地重现勃勃生
机。这洋学堂如今的校名，仍冠以

“天城”二字，在旧时桐城县西乡所
属区域的教育文化上，实寓有继往
开来之义。

桐 城 旧 时 的 西 乡 ， 既 地 接 江
南，风景清绝，土地膏沃，人民聪
明质朴而勤劳。出好米好茶、出大
漆桐油、出菜油茶油，出蚕丝皮
棉，出米酒山货，出肥美河鲜湖
鱼。民国时的安徽省教育厅长汪少
伦，名翻译家范任，辛亥元老潘赞
化，中将黄师岳，名教授桂丹华、
潘季野都是这地方人。

我从一个作品里摘录出关于桐
城县西乡的轮廓：“西北环山，民厚
而朴，代有学者；东南滨水，民秀
而文，历出闻人。”潜、怀、桐三县
交汇处原是泽国水乡，数不清的河
流水系密如蛛网，自西向东串起珍
珠颗颗，源潭铺、青草塥、新安
渡、金拱、凉亭、双港铺、练潭、
罗家岭，居民多徽赣移民后裔，吃
一泽水，习俗一个模样，土白说南
方方言赣语，不尽是一县更像是一
县。与这北面说江淮官话的桐城绝
大部分地儿大不同，这其中的青草
塥、新安渡、双港铺、练潭，就是
桐 城 旧 时 西 乡 地 界 。 春 夏 涨 水 ，
潜、太、岳、霍、英、怀各县砍伐
的原木与南竹扎成排筏顺流而下，
门板般鳡丝子追赶鱼群从长江上溯
而来。河流两岸满眼皆肥沃而极易
耕作的湖田。

桐城西乡记
刘双五

远方 许萍 摄


